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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的助手接到湖

南经济电视台《越策越开心》
节目邀请我做客的电话。我做

客谈话类节目的原则是，主持
人必须是美女。我的助手得知
《越策越开心》的主持人是男
性而且是两位男性，就谢绝了。
一个月后，该节目又打来电话，
碰巧当时我正要去长沙会见一
位美女，就同意了。那是我第一
次见汪涵。我在化妆间候场时，
汪涵和马可进来了。汪涵去更
衣室换衣服，我无意间从镜子
的折射中看见他的胸膛布满胸
毛。一直以来，我认为胸毛是男

子汉的象征。海明威可以无视
批评家对其作品的指责，但是
当一家报纸八卦海明威的胸毛
是假的是贴上去的时，海明威
像窦唯那样砸了那家报社。

节目录制过半时，汪涵问
我为什么自己在家教孩子。我

说学校抹杀孩子的个性。他说
现在他和马可假装是我的学
生，让我演示老师如何抹杀学
生的个性。我对他说：“汪同
学，别的同学都没有胸毛，就
你有，这样不好。你要从小养
成和大家保持一致的习惯。别

人的脑子想什么，你就想什
么，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别人
说什么话，你就要像鹦鹉那样
学舌。你要赶紧把胸毛剃光。”
汪涵顿时满脸通红。那期节目
很开心。在欧美国家，一流的
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都是五六

十岁的人，因为脱口秀需要丰
富的阅历支持。像汪涵和马可
这样二三十岁的人主持脱口

秀节目游刃有余，很难得。
后来，一次在飞机上我邂

逅汪涵，我和他之间隔着一个
老外，汪涵示意我换到他身边
去聊天。我对汪涵说：“也不
知这小子会不会和我换座

位。”那老外用比我还地道的
北京话对我说：“我和你换。”
这回轮到我满脸通红地坐到
汪涵身边。我和汪涵聊博客，他
问我，我的博客为什么能过千
万。我们聊了两个小时，探讨如
何联手让他的博客过百万。到

了北京机场，我们坐在机场里
拿着笔记本电脑继续切磋，他
还告诉我他的博客密码，让我
进到他的博客里为所欲为。

汪涵和我一样没上过大
学。他的主持人经历富有传奇
色彩。中专学历的汪涵本是湖

南电视台一名诸如搬道具的
工作人员。由于平时伶牙俐
齿，给导演留下印象。一次电
视台举办内部晚会，两名主持
人中的一位生病缺席，无奈之
中的导演想起了汪涵，反正也
是不播出的自慰式内部晚会，
导演就让汪涵临时替补。没曾

想汪涵在全台老小面前大放
异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天上掉馅饼式的机会只
属于做好准备的人。大仲马说，

上帝赐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
等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和机会失
之交臂。你要待价而沽等待机
会。机会不会守株待兔等你。

我给汪涵和杨乐乐未来
的孩子起了名字：汪快乐。今
年2月2日，我当面告诉了汪

涵和杨乐乐。我不知道他们会
不会将他们宝宝的冠名权授

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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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对许多书的评

价都非常到位。当他把卡夫
卡的小说归还给借给他的托
马斯·曼时说：我看不下去，
人类的大脑没有那么复杂
的。而面对伯特兰·罗素的作
品，他说：阅读罗素的作品，
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卡夫卡不可能大家都喜
欢，非要找个“大家都喜欢”
的作家，那就非罗素莫属了。

至少，某种程度上，喜欢罗素
是爱好智慧的标志。

这篇文章不是谈罗素，也
不是谈爱因斯坦，而是要说另
一个喜欢罗素的人。这个人用
罗素式的智慧赚了很多钱，有
几百亿美元那么多，因此，他无
论从精神或物质上都可以震摄

住这个世界上的多数人。
单有智慧，这个世界是

不买账的———以前的世界和
以后的世界也都不买账———

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
就被人骂成是穷鬼。人们才
不管你发明了哲学，他们在
乎你有没有发现钱。泰勒斯决

定给庸人们一个教训，他由于
精通天文，所以在一个冬天就
预测到来年的橄榄会大丰收，
于是花少量价钱租下了全部
橄榄榨油器———人们认为在

这么早租这种东西，很蠢，于
是没人跟他竞价———而到了
收获季节，人们只有花大价钱
租他的榨油器，他于是赚取了

巨大的垄断利润。他没有像现
代人一样，把生意做大。干完

一票，他就收手了。他只不过
是为了告诉庸人，只要哲学家
愿意，他们可以轻易发财。如果
他把榨油机生意一直做下去，
他就会成为像巴菲特一样的
人。巴菲特就是我要谈的人。

买一股沃伦·巴菲特公

司的股票，是我这辈子的梦
想之一。我没写错，是“一”
股，现在价值 11万美元，而
且每年还以平均百分之二十
左右的速度增长。在今年的
股东大会上，巴菲特以这句话
开始：伯特兰·罗素说得对，大

多数人宁愿死，也不愿意动脑
子。因此，公司又挣了大钱。巴
菲特的言谈与公司的年报文
字中，会充满这样对庸人的嘲
弄，对人类弱点的讥讽。

泰勒斯挣钱、盖茨巨富，
多半因为他们是不世出的天

才，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巴
菲特却是凭着谁都可以做的

普通信条成功的，他找到具
有竞争力的公司，分析其内

在价值，发现它远远高于现
在的市面价值，就大量买入，
管你是熊市牛市，然后就捂
个十几二十年。他对每日的
行情，一点兴趣都没有，还劝
人，只有离开躁狂的股票市
场，才有可能发财。只要有耐
心，谁都做得到这点。他的分

析方法也非常简单，我都会
用。有一度，我也用这个公式
分析中国的上市公司，还以
为自己也找到了几个好公
司，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些
财务报表多是假的。

人是多么容易成功的动
物，没有天才，也只要能坚持
几个简单信条就可以了；而
且，罗素还把这些信条都写
在了他的书上；巴菲特还把
简单信条操作给了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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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块手表究竟是

什么时候拥有的？有一天我
突然想起了这个问题。追根
溯源，从现在的 2007年 2月
往回推，就像啃甘蔗一样，一
节一节地缩，越追想，我越是
感到沮丧———我的第一块手
表，早已经消失在茫茫的时

空深处，不见了踪影。

在我的少年时代，手表
是一件希罕物。上中学时，家

庭比较富裕的某同学拥有一
块手表，整天戴在手腕上，神
气活现地把袖子撸得高高
的，让所有人都看得见。手表

在那个时候意味着奢侈品和
财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男生
拥有了一块手表，就会获得
美貌女生的青睐和敌对男生
的嫉妒，而这两者，都是甜美
的精神享受。可见，炫耀心理

根深蒂固地植于人的内心深
处。没多久，社会上的时髦人
士就把上海制造的手表抛到

脑后，流行起了舶来品电子
表。电子表表面上那些变换、
跳跃的阿拉伯数字，仿佛是
来自一个神秘的国度，具有
强烈的暗示意味。这种暗示，
意味着爱情。

我拥有第一块手表时，

应该是上了大学之后，这时
候的手表已经不能吸引女生

的目光了。我作为大学新生
走进自己的寝室时，一眼就
看到来自湖南、山东、江苏、
黑龙江和上海的其他五位室
友都围坐在桌子旁边，左手
搁在桌上，人人腕上都闪烁
着一块手表。我们班级男生

大多来自乡村，女生几乎都
是城市美眉，她们粉嫩的胳
膊上，手表闪烁。此情此景，
我的感觉非常忧伤。

前几天在香港，看到大
街小巷都是琳琅满目的传情
商品，强烈地暗示情人节的

到来。现在是一个物质极大
丰富的时代，人们占有物质
的手段和能力也前所未有地

丰富，但是物质越多精神越
空虚，这两者不仅不成正比，
反而成了反比。今天，人们对
于精神和情感的表达，往往

需要通过更多、越来越多的
物质做媒介。这似乎是一种

恶性循环。一块普通的手表，
已经不足以表达你的情感
了，必须使用金银珠宝，尤其

是价值更加昂贵的钻石和翡
翠。当然，那些名贵的顶级品
牌镶钻手表，也可以代表你
的心。这样一来，我就特别能
够明白，为什么那些女明星
们都要跟大款发生绯闻产生
感情了。在这个时代，没有钱

就不配有感情。感情是一种
商品，需要用金钱来购买。

情人节终于在我们这个
古老的大陆流行起来，至少
是在大城市蔓延开了。给情

人送的礼物，堆满了大街小
巷，你越有钱，似乎就越能拥
有更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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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在学习上无处可骄
傲，不过对自己的健康却是自

信满满。用南京话说，就是“不
要忒好哦”！可是，这个学期
……我竟然像林妹妹般被流感
击倒了！今天，老妈携本人来到
医院。医生看上去挺和蔼的，可
竟“残忍”地让我去挂水！我有
着不祥的预感……

来到了挂水室，一股浓浓
的药水味让我出现了赶紧逃
走的想法。怎奈老妈死命地拽
着我的衣服。

梦想与现实总是有一步
之遥！

针头阴森而诡异地出现
了。我“咕噜”一声咽了一口
口水。对面正在挂水的小女孩
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不知
道是想关心我还是等着我出
丑。护士小姐已经把针头对准
了刚才她找到的点。“不要

……”我在心中无力地呐喊。
针头抵在了我的皮肤上，

第一时间，疼痛传到了我的大
脑。标准的“针扎般的疼痛”，
本人欲叫也，可是看到对面小
女孩那饶有兴致的眼神，我还
是把喊声咽了回去。真是“有

痛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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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因为那破烂作业害
得我吃了一顿 “男女混合双

打”，屁股还疼着呢！今天早
上，我真不想离开那温暖的被
窝。可一想到还要上学，我还
是立刻从床上跳下来，可我怎
么也跳不下去。咦！我怎么困
在天花板上啦？我只好沿着天
花板向日历走去，找了好一会

儿，我才发现日历。原来日历跑
到地上了，我趴在天花板上看
起来。咦？日历上的日期怎么反
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
到今天，哈！你猜我看到了什
么？一个比儿童节更快乐、更有
趣的节日———颠倒节。

我走到爸爸妈妈的房间，
清了清嗓子喊道：“起床上学
了！起床上学了！”妈妈揉了
揉眼睛叫道：“有没有搞错
呀！”我用手指了指窗户说：
“今天是颠倒节，快去上学！”
我耍起了威风，爸爸妈妈只好

上学去了。
快放学了，该去接爸妈回

家了。我急忙跑到车站，等了
好一会儿，才等到了一辆车，
来到学校，正好爸爸妈妈所在
班的人出来了。老师见到我就
告状道：“他们的期末考试一
塌糊涂。”我这个做家长的脸
一阵红一阵白，我听了半天终

于可以走了。回家的路上，我
学着他们以前的样子，边走边
对他们轮流“轰炸”。
“出事啦！出事啦！”好好

的怎么出事了？我向远处一
看，咦？长江怎么干了？我突然
听见爸爸说：“这节日真是一

切皆有可能……”
这颠倒节真是又可爱又

可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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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天的阳光明媚过
去了，天上又飘起了蒙蒙细

雨。正准备出门，感受这滋
润，妈妈却递来一把伞。

望着这把有些生锈的绿
色大伞，不禁又思绪纷飞。

这伞是半年前妈妈抽奖
抽中的“天堂”牌雨伞，因为
它结实耐用，妈妈便把它给了

我。我不喜欢这把伞，它的颜
色绿得发亮，既不时髦，又不
好看，再配上我那红白相间的
校服，简直是土得掉渣了。若

不是我之前新买的粉红色小
伞在我的疏忽下丢失，若不是

看在妈妈的一片“苦心”，我
根本不会正眼瞧它。

每次打着 “绿王子”走
进学校，都会赢来同学异样
的眼光。“哦？有个性！”“红
配绿，丑得哭哦！”“花仙子
来啦！”……虽然每次听到这

些话，我都会十分生气，完全
不顾形象地乱嚷嚷，甚至回
到家里乱发脾气，将“绿王
子”狠狠地摔在地上。但生气
后，捡起“绿王子”时，又觉
得自己很好笑，便长叹一口
气，咯咯地笑了起来。

有时我在妈妈面前挑剔
着“绿王子”的种种不好，妈
妈的眼里便冒出气愤的火
光，皱起眉毛，却又温柔地对
我说起她小时候的经历：“你
别挑剔了，这伞有什么不好
啊，又结实又耐用，还是天堂

牌的，该满足了！我小时候要
是能用上这样的伞……”

虽然我为了换伞，总是将

“绿王子” 摔来摔去的，但
“身体健壮”的“绿王子”却

总是摔不坏，顶多就是掉了螺
丝什么的。在爸爸的“治疗”
下，“绿王子”很快便恢复了
生命的活力。而我呢？就只有
被妈妈狠狠地批评一顿。唉！

在我“屡摔不坏”的情
况下，我终于决定将“绿王

子”弄丢。于是，每次下雨我
都会带着我的“绿王子”，然
后便故意将它乱丢。教室里，
学校走廊，食堂……我丢了
好多地方，每当我兴冲冲地回
到家，准备告诉妈妈我的“绿
王子”已丢失，要换新伞时，

“绿王子”便会奇迹般地出现
在我的面前，有时是同学看见
送来的，有时是邻居捡到送
的。于是，我的耳边又荡漾起
妈妈的唠叨和批评……

就这样，在我的乱摔和
乱丢之下，“绿王子”也从妈

妈给我那天玉树临风、英俊
潇洒的模样变成了今天惨不
忍睹的形象。

我打着“绿王子”，漫步
在细雨中，心里不禁弥漫起

一丝愧疚……
回到家时，妈妈的手里

正拿着一把新的橘黄色小
伞，笑眯眯地望着我：“看看
这个，喜欢吗？是妈妈给你新
买的，那把绿伞有点坏了，以
后你就用这个好了，绿伞给

妈妈用。”
我有些吃惊，想接过新

伞，但望着那刚刚为我遮风
挡雨而湿漉漉的“绿王子”，
它好像在啜泣，我有些惭愧。
“妈妈，新伞你用。我有

‘绿王子’就行了！”我笑着。

“‘绿王子’？是什么？新
伞你不要了？”妈妈有些惊讶。

我还靠在门边，闭目微
笑着点头。嘿嘿，不知道“绿
王子”有多欢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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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和伯母都因为智力
有些缺陷而被家人疏远，被
外人歧视。可是在我看来，他
们只是比别人单纯而已，遇

到心机深沉的人不懂得如何
应对。只是这个社会无法接
受如此的单纯，他们被人欺
骗，被人嘲笑，甚至连家人都
不愿意理睬他们。小时候，在
旁人的影响下，也觉得他们
似乎真的有什么病，或者说

有点可怕，可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渐渐明白了，他们缺
少的，是一份理解。

那天父母不在，于是我

准备去外婆家。即将出门时，
听见有人呻吟着，像是在呼

唤我的名字。虽然不常说话，
可我立刻认出这是伯母的声
音。我推开房门，看见有些狼
藉的屋子，而伯母就躺在中
间一张破旧的床上。以前我
从没想到过，仅仅是楼上楼
下的距离，生活情况竟会是

天壤之别。
我走到床前，她轻声地

说：“丫头，能不能帮我倒杯
水？”其实我一向不喜欢别人
这样称呼我，但是此刻，突然
有种莫名的亲切。我把杯子
放在床头柜上，转身准备离

去。即将关上房门的一刹，我
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谢谢”。
有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
但因为还小，于是没太在意。

前些日子，碰巧又是我
一人在家吃晚饭。大伯到楼

上来热菜，顺便逗逗小狗。他
瞥见放在墙角的酒瓶，问：
“非非，这些酒瓶能不能让大
伯拿去退钱？”“嗯。”我依旧
埋头吃饭。随着丁丁当当的
玻璃碰撞声，他又问了一遍：
“我真的拿走了？”“嗯，没关

系。”我还是没有抬头，但是
此刻，是因为怕看见他的目
光。他们夫妻没有工作，靠每
月政府发的低保金和父母的
救济生活。“那谢谢了。”又
是这句话，仿佛面前站着的
是一个陌生人。“你能借我5

块钱吗？他们帮我已经够多
了，我不好意思再问你爸妈
借钱。”“我看看。”我翻遍身
上所有口袋，竟然没有一分

钱。我发现他正在敲一个摔
得凹进一小块的盆。“不好意

思，我真的没有钱。”“没关
系。这个盆有些坏了，我帮你
们修修，更好用些。”我点点
头，又走进房间，眼泪却不知
何时落了下来。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却
显得那样陌生，一句谢谢，足

以让近在咫尺的两个人如隔
千里。我不知道如何改变父
母对他们的看法，也不奢望
能改变什么，只希望下次，他
们能别再跟我说谢谢，这样
我心里才会好受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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